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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板与长板 □晨 曦

●为什么很多学习成绩好的学生，尤其是中
学时代成绩优秀的学生，最终没能在事业上取得
与其优异的学习成绩相匹配的成功？相信很多朋
友都会有如此的疑问。我们每个人身边可能都有
这样的人，他们学生时期出类拔萃，甚至是“学霸”，
毕业之后却泯然众人矣。为何会这样呢？

●这个问题的答案，其实并不复杂，简单地说
就是因为我们在学生时代和工作之后，使用的是

两种截然不同的评价体系。

●学生时期的评价体系是统一的、标准化的，
所有学生一个标准，各科成绩都要好，要避免偏科，
所以我们需要做的就是补足短板，就像种田一样，
播种、浇水、施肥哪个环节都做到位了，我们的付出
足够多了，便会有比较好的收获。

●进入社会后，情况变了，工作不再像种田，而

更近似于航海或航天。这时候每个人的发展显然
是个性化的，想在任何一个领域有所发展，都需要
掌握专业的技术，工作中用到的是你的专长，而不
需要面面俱到。它考验的显然是一个人的长板。

●因此，学生时代的优秀学生，想要在未
来工作中有出色表现，那就要彻底转变固有思
维，要善于发掘和培养自己的特长，学会展示
自己某方面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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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乡的味道
鲁迅的味道

□沈嘉禄

我系绍兴移民二代，从小吃惯家乡菜。
吾乡风物，多为霉、臭、干、糟、醉。每年入

伏以后，我家餐桌上必定会有三味家乡菜。一
是霉干菜汤，霉干菜与滚刀丝瓜块共煮，不必加
盐和味精，起锅后淋几滴麻油。我觉得放凉以
后味道更佳。绍兴乡人忙完田头河边的农事，
回家后喝一大碗，暑气顿消。有时母亲看我胃
纳稍差，就会煮上一碗，所以我至今还昵称它为

“还魂汤”。霉干菜加地蒲（俗称夜开花）或加番
茄同煮，味道同样鲜美。要是有一把绍兴虾干
——绍兴亲戚送来的虾干极大，空口吃极美。
前不久在绍兴吃到的霉干菜面疙瘩汤就是加番
茄烧的，我可以吃一大碗。

二是咸鲞鱼，腌制后晒干的鳓鱼，在浙江人
口中叫咸鲞鱼，以三曝者为隽品。斩半条，加肉
糜、加一只咸蛋一起蒸熟，可供一家人享受。夏
日的傍晚，咸鲞鱼炖蛋端上桌，邻居见了就要啧
啧称羡了。

三是由臭豆腐、海菜股、霉千张等组成的一
个方队。臭豆腐的做法可繁可简，清蒸或油炸
都是极好的。近年来上海主妇将臭豆腐干切作
小块，油煎后加毛豆子炒，用酱油、豆豉及白糖
提味，最后旺火收汁，属于海派风格的下饭神
器。海菜股是在臭卤中历练过的菜梗，一般以

米苋梗居多。海菜股浇老菜油蒸熟
后臭气冲天，若邻居中有掩鼻而过
者，我要说声抱歉，但更想请他们品
尝。搛一段海菜股咬住，其壳硬而肉
酥，稍作吮吸，“小青龙”直扑食道，就

算咽喉被烫痛，也含而不吐。臭鲜至味，可杀糙
米饭一大碗。

我遇到许多人自称能吃海菜股和臭豆腐，
但对霉千张不敢恭维。检验是不是真正的绍兴
人，霉千张可能是唯一标准。

我近日在上海鲁迅纪念馆参观“十年居上
海——鲁迅之日常”文物档案展览时，对一块文
字说明特别感兴趣。那是许广平在文章中写
的：他愿意简单地吃碗蛋炒饭。回去后我找到

《回忆鲁迅在上海》一书中许广平的文字：“‘蟹
壳黄’之类的烧饼，更是他的爱好品，也时常买
一些来请客吃。嫩的黄瓜，也是他当水果吃的
嗜好品，他爱那爽脆夹些泥土气味的农民食
物。他欢喜吃新鲜的东西，不赞成绍兴人的醃
菜、干菜、鱼干等等的制品……但是，他对于绍
兴的臭豆腐、臭千张（豆腐的薄片）等，这些臭东
西却又爱吃的，而且我也学会了。”

我读过好几遍《鲁迅日记》，在关于上海 10
年的记录中，他经常收到家乡亲戚寄来的黄鱼
鲞、霉干菜、越酒等，说明霉干菜也是他的最
爱。而且，周家的霉干菜烧肉是根据大先生的
嗜好加辣椒的。周海婴能够吃霉干菜，便喜出
望外地写信告诉母亲大人。

大先生还能吃霉千张，让我更加敬重他。
想必在揭锅的这一刻，大陆新村这条沉闷而晦暗
的弄堂里，轰轰烈烈地升腾起一股威猛气息。

正好，我前几天收到绍兴作家朋友胡圣
宇送来的两包霉千张。还等什么，我马上打
开，加开洋和肉糜，依老法浇老菜油，很隆重

地蒸了一碗。
霉千张颜值不高、骨子不硬，其价值主要

通过气息与味道来表达。那是家乡的味道、鲁
迅的味道，复杂、刺激、浓烈，排他性很强。在
它面前，一桌吃客被分成两派。

霉千张是益生菌、大豆制品与时间的天作
之合。它可控地让食物霉变，从而产生个性强
烈的风味，是古越先民对中国烹饪的杰出贡
献。我曾经在绍兴柯桥一家饭店里吃过一道
名菜：臭三宝。海菜股、霉千张、臭豆腐在一口
砂锅里三分天下、鼎足而立，那腾腾热气让我
甘之如饴。据说上海新开了一家绍兴菜馆，那
里有霉千张蒸臭猪脑，有空要去品尝一番。

春节前夕，同为会稽后人的西坡兄特意网
购了崧厦的霉千张、臭豆腐和海菜股给我，对
我迅速从流感中恢复健康起到了关键作用。
或许，心理安慰的效果更佳——请你吃霉千张
的才是真正的老朋友。

绍兴作家陈荣力则告诉我，绍兴的霉千张
以崧厦镇出品的为最佳。一百多年前，绍兴崧
厦人登陆十六铺，在老北门一带开了许多钱
庄，将金融业做得风生水起。1944 年，浙江劝
工银行大厦在上海青城路落成，银行与右侧的
上海警察局黄浦分局之间有一条不足百米的
小路尚未命名，浙江劝工银行的崧厦籍金融家
裴云卿、裴正庸等人便具文呈请上海市政府将
此街道命名为崧厦街。世事沧桑，到了 20世纪
80 年代，这条小路被讹传为松下路，不知情者
还以为是日本企业出资冠名的呢。

陈荣力有一篇文章叫《越地绝味霉千张》，
他写道：“在众多的豆制品中，霉千张恰如一株
植物，直到下锅食用前，它一直都在变化、生
长。这种与空气、光线、水分、温度以及诸多微
生物融合、催生的变化、生长，既具不可言说的
神秘，又蕴天工开物的灵气。而这种神秘和灵
气，正是一味菜品成为绝味的神奇与美妙。”这
文字满满的绍兴味，像霉千张一样叫人回味。

风吹沙·展露历史的时空碎片与印痕

驱车从阜新去朝阳市的凌原，过了建平县
界，沿途需要穿越4座隧道，其中有3座冠名“牛
河梁”，按1、2、3号分布开来，而另一座隧道的名
字已模糊记不清了，或许当时就没有留下些许的
印记，我的全部关注都集中于“牛河梁”上面了。

往事何止千年。“牛河梁”作为新石器时代
晚期红山文化遗址在建平县与凌原市的交界处
已静默了5500年。此地发掘出了祭坛、女神庙、
积石冢等文化遗存。历史的印痕是连绵不断
的，“牛河梁”也并不孤单，在内蒙古赤峰尚有红
山后遗址。

乘车在隧道里穿行有穿越时空走向历史的
感觉，四周幽暗漆黑，像是在影院里看3D电影，
椅子会动，有飞速前移扭曲滑行的轨道，耳畔有
呼啸的风声。人此时是会出现幻觉的。黑暗中
真切地看到玉猪龙、红山女神头像、龙鸟化石等
在空中闪烁着亮光迎面扑来。车出隧道，则瞬
间遁形，四散开去，眼前又是明朗的现实世界。
可见，历史往往无法与现实同行，大多时候是用

来回顾的。
仲秋时节，是朝阳脆枣成熟收获的时候。

想象中，朝阳县杨树湾的枣农们又会同往年的
这个时候一样，手持长杆在枣树下有节奏地击
打树枝收取大枣了。同行的朝阳市的同志告诉
我们，枣的产量有“大、小年”之分，去年是小年
枣产量少但价钱尚可，今年是大年产量高但价
钱要落下来。想必枣农们的面部表情依然同去
年一样的凝重。自古“谷贱伤农”，此刻我又想
起来初中时读过的叶圣陶老先生的作文——

《多收了三五斗》了。农民不易，农村不易，农业
不易，“三农”工作任重道远。

此时，与杨树湾相隔 400 余公里的本溪小
市，随着天气转凉，周边人们慕名前来喝羊汤的
场面和氛围有所降温，但有一种水果在路边叫
卖，当地人叫“圆枣子”，也有叫“小猕猴桃”的。
此果大小如山楂，颜色翠绿，口味酸甜，营养丰
富。途中接朋友来电话说他去本溪办事，顺道
给我买回5斤“圆枣子”，我被友情感动，我满心

欢喜。
辽西的山貌与辽东形态迥异。由于常年降

雨量少，山上树木稀疏，像裸露胸膛的壮汉阳刚
孔武。而辽东雨水丰润，草木茂盛，一如黑瀑浓
发少女，阴柔婉约。

辽西古属于燕、辽之地，很多地名彰显着民
族传承的标记。阜新、朝阳的镇、乡、村名字中，
多以营子、家子、杖子等称谓。至于“班吉塔”

“乌兰河硕”“敖汉波罗”等地名，大概都是蒙语
吧。

在凌原，我们参观了两个新能源汽车项
目。项目能落地得益于保存了若干年前握在手
里的汽车生产许可证，当地领导管它叫“牌照”，
庆幸又自豪地说，要擦亮旧牌照发出新光辉！

过眼的云烟，历史的尘埃。人类社会是注
定要大步向前的。风吹沙走，所能留下的无非
是时间的碎片和空间的印记，而这些终究将成
为现代人类亟须挣脱的历史。不是吗？

一切皆流。你不要太在意……

□赵德贵

秋果累累
□兰善清

家在十堰城的山脚下，开门便是
山，左右也是山。山上，浓荫弥漫四季。

清早，妻子与朋友们攀山回来，衣
兜塞满颗粒饱满的板栗。这才发现，春
华已然秋实。掏出板栗后，妻子说，走，
后山还有，再拾些回来。

随即出发。出小区右拐，山岩陡
峭，茂林呈东西方向铺展。荆棘杂藤稀
疏处，人迹隐隐约约，提示着路径。

松鼠嗖地闪过。手中抱着的是橡
子，那是栎树的果实。一群花喜鹊拖着
长长的尾巴从头顶飞过，叫声亲切，与
小区窗外白玉兰树上传来的声音相似。

妻子拾秋，每年都遇欣喜，我们不
由说起了十堰城这些年的生态……如
今的十堰，山青水碧，森林覆盖率达
70%以上，楼群都掩映在绿浪里。所有
的绿都沁着爱。

小区所在的社区，从前是一个村
子。如今，村民都去经营门店了，从前
的山场果林现在变成了天然林。几年
来，野山果自顾自生长，自生又自落。
这几年，妻子与朋友们爱上了爬山，意
外发现了这些果实。

说话间，妻子指向山那边，说，上那
边看看去。那边，是四方山、方山……

又是密林，又是树叶铺着的腐土，
一步一趔趄。手和脚一起用上。秋阳
下，不绝于耳的是婉转的鸟鸣。但见山
下车流成河，山上丛林茂密。

藤蔓处，妻子喜出望外：“看，猕猴
桃！”山果果扬起了秋。葛蔓、香花刺、荆
棘簇拥下，垂吊着一排排“小挂件”。山
里的猕猴桃个头远小于市场上常见的。
这野果先前人们并不稀罕，乡亲们世代
与它相望而不相知，只叫它“洋桃”。割
柴饿了，随手摘几个填填肚子。后来，看
到城里人稀罕，便拎到城里卖。

妻子又指向几棵高大的树，说：“山
核桃！”青皮包裹着的核桃尚未落地。
打下几个，去皮，外壳褶皱如沟壑。要
吃到核桃肉，需砸开，再用针挑，针尖从
狭窄的核缝里进去，小心翼翼地挑。打
几个山核桃回去，做盘手件、核雕都可
以。

回去吧！可妻子仍余兴未尽，说，
上方山看看去，张姐在那儿摘到了山
枣。野枣已饱满，指甲盖儿大小，零星
地藏在锐利的刺间。个别的已半边嫣
红，落口脆甜。

间或有几棵柿树。树梢，柿子浅
红，喜鹊、八哥上蹿下跳啄食，又不住嘴
地欢实地叫，好似在向我们报告，已先
我们一步来了。靠近一棵，只见水桶样
的蜂包，高吊在树杈上。黄蜂进进出
出，嗡嗡响。我们望而退却。

一面山坳上，长满山竹，满地都是
笋叶。艾蒿成片，荡漾着浓浓的草药
味。再往前走，还有山楂、山菊、火棘、
青檀、五倍、丹枫、铁线蕨、土漆树……
拾秋城中，看秋声里各旌风韵。

山城秋意浓，我们满载而归。

那些年 那些事儿

谈天 说地


